
近日，美国作家莉迪亚·戴维斯击败来自

世界各地的其他 9 位入围作家，摘取 2013 年布

克国际奖。戴维斯以短篇小说闻名美国文学

界，她的很多小说仅有两三页纸长度，不少小

说甚至只有一段话。

反观国内，作家们似乎仍热衷于“鸿篇巨

制”，长篇小说也一直被视为衡量作家创作能力

的最重要的标准，张炜高达 450万字的长篇小说

《你在高原》堪称创纪录。有人预测 2013年将是

中国长篇小说的“大年”：余华推出长篇小说《第

七天》，韩少功推出《日夜书》，而苏童、马原、孙甘

露、残雪等作家也将有新作长篇问世……一部

网络小说动辄上百万字已是寻常事。

不能否认，在中外文学史上，一些优秀作

家创作的名篇佳作经典，很多是以长篇小说的

形式取胜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

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托尔斯

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我们熟

知的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是长篇巨著，同时

也 以 其 巨 大 的 社 会 容 量 和 艺 术 容 量 光 照 千

秋。但我们不能简单、片面地把“长度”和“难

度”当做判断文学优劣高下的标准。依照长度

理念来评判文学，就有可能引致“体裁歧视”和

对小说艺术的误解：小说就会被当做文学的“正

宗”和最有价值的体裁；小说写得越有“长度”和

“难度”，或者说，写得越长越难读，其文学性便越

强；而在小说家族中，长篇小说则是最为贵宠的

成员，几乎被抬到了尊无与上、贵无与比的高

度”，进而产生文学写作的“长度崇拜”。这样的

文学观念，显然是偏狭的、不健全的。

中外文学史上固然有文学大家、大师创作

的长篇熠熠生辉，而那些精短、简洁、小篇幅的

名篇佳作也是比比皆是。汪曾祺，一辈子没写

过长篇，他的小说基本上没有超过两万字的，但

他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有口皆碑。他曾经想写一

个关于汉武帝的中篇，但一直没写成，因为太长了。沈从文，虽然后来他也出

版了长篇，但也是一小篇一小篇组接在一起的，而不是那种严格意义上的长

篇小说。最典型的还是鲁迅，他最长的小说就是《阿 Q 正传》，那也只算是中

篇。但鲁迅无疑是伟大的作家，如果把他放在当代，也是伟大的作家。

再看国外。前年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到获奖

时止也只发表了 163首诗，而且大多短小精致。德国大作家歌德也是主张文

学写作需要简洁、惜墨如金，他批评雨果写作的浮躁、过分看重名望，把原本

“题材只够写一幕真正好的悲剧性的台词，竟错误地把它拉成冗长的五幕。”

综上所述，长度并非文学品质的良药，文学品质的高低、文学成就的大

小、文学创造力的强弱，与篇幅大小、体裁形式并无直接关系。片面地追求

长度反倒是反映出文化界的浮躁心态、理念错位和机制失范，长此以往，容

易导致文化艺术的大量“注水”和恶性膨胀，我们不得不对此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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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影视音乐作品的民族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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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人类表达情感的独特方

式，它总是与人们所生存的民族地域

和文化心理息息相关，民族音乐可以

成 为 一 个 民 族 文 化 和 身 份 特 征 的 独

特 标 识 。 影 视 作 品 中 若 采 用 了 契 合

本 民 族 审 美 取 向 和 民 族 心 理 的 音 乐

元素，则会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气韵和

精神气质，并使作品所要传达的意蕴

得 到 升 华 。 纵 览 20 世 纪 90 年 代 以 来

的影视作品，可以看出有很多影视音

乐 成 功 地 将 中 国 的 民 族 音 乐 元 素 创

造性地运用，形成独具中国气韵的影

视音乐经典。具体来讲，主要从以下

几 个 方 面 更 好 地 用 音 乐 传 达 出 了 民

族气质。

挪用——移花接木

挪用是影视音乐 创 作 的 主 要 艺 术

手段之一。音乐以情感表意见长，一

般 不 具 有 明 确 的 指 向 性 ，“ 要 它 在 影

视剧中发挥具体的艺术表现作用，有

具体的情感指向性，有具体的内容和

具体的含义，必定要与剧情结合在一

起 。”好 的 音 乐 移 植 ，可 以 使 音 乐“ 脱

胎 换 骨 ”，与 剧 作 共 同 得 到 升 华 。 例

如，电影《天下无贼》的片尾曲采用了

民歌《知道不知道》的音乐素材，作曲

家王黎光将其改编填词。影片最后，

当女主角听到男友的死讯后，画面无

语言也无音乐，只有她强忍泪水拼命

地 往 嘴 里 塞 东 西 吃 。 当 连 观 众 都 觉

得无法下咽之时，飘来刘若英清唱的

《知道不知道》。一个乐句过后，伴奏

轻轻滑入，歌声伴着舒缓的旋律和感

人 的 歌 词 深 深 地 打 动 了 观 众 的 心 。

再如，电影《金陵十三钗》采用了江苏

民歌《无锡景》的音乐素材，作曲家陈

其 钢 用 苏 州 评 弹 的 方 式 将 其 改 编 演

绎 成《秦 淮 景》，“ 这 种 具 有 明 显 地 域

特色和群体的民歌素材挪用，迎合了

审 美 主 体 对 地 域 文 化 和 人 文 背 景 的

想象，起到了更为直接的提示效果。”

在离别前的最后一晚，当身着学生服

的秦淮女子集体吟唱这首歌时，她们

的 形 象 也 随 着 心 灵 的 升 华 从 世 俗 走

向了圣洁。影片结尾时，《秦淮景》在

民族管弦乐的伴奏下，由女子合唱的

形式被再次演绎，画面配合她们初次

步入教堂时的风姿韵态，将一个知国

恨 、懂 情 义 的 秦 淮 女 子 群 像 托 举 出

来，音乐直至影片结束仍萦绕于人们

心头，化解不去。

妙用——信手拈来

民间 音 乐 ，是 中 国 民 族 音 乐 的 精

髓 ，是 对 民 族 情 感 最 生 动 真 切 的 表

达。我国民间音乐品种纷繁，曲目浩

如 烟 海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 我 国 拥 有

345 个 说 唱 曲 种 ，317 个 戏 曲 剧 种 ，

17636 种 民 间 舞 蹈 ，以 及 不 计 其 数 的

民 间 歌 曲 、民 间 器 乐 曲 、说 唱 音 乐 曲

目、戏曲音乐剧目和歌舞音乐曲目。”

这个巨大的民族音乐宝库，为作曲家

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营养供给，创作出

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经典。

一 是 地 方 民 歌 。 电 视 连 续 剧《水

浒传》（98 版）主题歌《好汉歌》采用了

豫 东 鲁 西 南 的 小 调《王 大 娘 补 缸》的

音乐素材，而“起兴句就是‘说走咱就

走’，按照山东话来。‘大河向东流’也

是 按 这 个 音 走 过 来 的 。”一 首 脍 炙 人

口的电视剧主题歌就此产生。

二是戏曲曲艺。电影《大红灯笼高

高挂》的基本素材是京剧西皮流水的

引 子 ，用 女 声 京 剧 合 唱 ，并 配 上 打 击

乐和人声衬词“里格儿楞”，深化了影

片 的 内 涵 。 电 视 连 续 剧《大 宅 门》更

是萃取传统戏曲曲艺之精华，创造性

地运用于现代音乐创作之中，把京韵

大鼓、京剧、平剧、豫剧、梆子等多种民

间音乐元素融汇其中，令人过耳不忘。

三 是 民 族 器 乐 。 电 视 连 续 剧《笑

傲 江 湖》中 的 古 琴 和 箫 ；《乔 家 大 院》

中的晋胡；《大宅门》中的京胡。电影

《菊豆》中的埙、《秋菊打官司》中的月

琴 、《活 着》中 的 板 胡 、《卧 虎 藏 龙》中

的琵琶和鼓，众多影视音乐中采用了

五花八门的民族乐器，创造出气象万

千 的 影 视 音 乐 世 界 。 这 些 影 视 音 乐

与 视 觉 画 面 相 交 ，与 人 物 情 感 相 融 ，

与剧情发展相生，成为支撑影视作品

的 内 在 民 族 气 质 。 四 是 民 族 音 调 。

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主题歌《向天

再 借 五 百 年》、《孝 庄 秘 史》主 题 歌

《你》都是用中国民族调式写作而成，

均 采 用 了 加 偏 音“ 变 宫 ”的 羽 调 式 。

《刘 老 根》主 题 歌《圆 梦》采 用 七 声 清

乐徵调式，并在其中加入东北二人转

的音乐元素，使音乐听起来具有浓郁

的 乡 土 气 息 。 这 种 中 国 民 族 音 调 带

来的情感冲击力直抵人心，因为它是

中国人骨子里固有的民族基因。

混用——博采众长

由于影视作品的题材和形式丰富

多样，内容和 风 格 也 各 不 相 同 ，因 此 ，

为了配合各种影视作品的实际需要，

影视音乐也应多元而富有新意。应该

说，影视音乐所采用的样式和形态几

乎没有任何限定，比如交响乐、民族管

弦乐、室内乐、器乐独奏、协奏、合唱、

重唱等表演形式；再比如古典乐派、浪

漫乐派、印象派、先锋派等音乐风格；

还有对比、模进、倒影、变奏、卡农、复

调等音乐手法。优秀的影视音乐就应

该是不满足于现状、不停留于表面，从

多种音乐的血液中汲取精华，形成独

具个性的音乐语言，“随”用于不同题

材和多样化风格的影视作品之中。比

如，电影《十月围城》，作曲家金培达使

用了蒙古族的“呼麦”，这本来是蒙古

族一种古老的歌唱方式，一人在演唱

时能同时发出两个高低不同的声音，

也叫“蒙古喉音”。影片用这种喉底发

出的声音来表现死亡的气息和威胁。

作曲家“绕过了这种声音的民族背景，

选 取 了 声 音 本 身 对 人 产 生 的 色 彩 冲

击。”所以，音乐是不应该被割裂开的，

无论是西洋的、民族的、古典的，还是

现代的，都可以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影视艺术作为现代西方科技文明

的产物，长期以来深受西方文化的影

响。当代影视作品正在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

方式和审美情趣。我国的影视作品若

不能以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鲜明的

民族风格屹立于世界影视之林，将被

淹没于世界影视的汪洋之中，最终被

同化于无形。而音乐具有的民族特性

可以为影视作品传达出独特的民族气

质和文化内涵。因此，我们的影视音

乐要充分调动民族音乐元素，不拘一

格，博采众长，将民族与世界共融，创

造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和民族气韵的

影视音乐佳作。

19 世纪末，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

曾经颇有见地地预言：“日益尖锐起来

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的对比，不久就要

在乡土小说中反映出来了。”“三农”问

题 普 遍 存 在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 伴 随 着

“三农”问题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

中 之 重 ”，改 革 开 放 特 别 是 进 入 新 世

纪之后的中国，也面临着几乎相类似

的 历 史 阶 段 以 及 与 之 相 应 的 文 学 实

践。就如同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

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所

阐发的那样，自晚清以降的嵌入中国

现当代文学思想中的现代性焦虑，使

我 国 的“ 三 农 ”题 材 文 学 文 本 呈 现 出

一 个 极 为 清 晰 、极 具 特 性 的 发 展 指

向：“三农”题材文学具有非常强烈的

“民族寓言”属性、迫切的问题意识和

浓 厚 的 意 识 形 态 诉 求 。 纵 观 中 国 现

当代“三农”题材文学的内容和主题，

我们会发现，文本中涵盖着传统与现

代 、乡 村 与 都 市 、精 神 与 欲 望 之 间 的

对立或悖论，最终都在传达创作主体

一种潜在的创作理念和现实关怀：寻

找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理念、路径

和方法。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

之后的文本大多由现实批判、道德批

判转向文化批判、价值批判乃至思想

批判，以及由此反思而形成的关于未

来 新 农 村 理 想 世 界 的 预 设 和 构 建 。

因此，书写“三农”中国不仅是创作主

体的审美需要，更是一个民族国家走

向“现代性”之复杂过程的艺术呈现，

也是作家们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参与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细致思考，

“ 三 农 ”题 材 文 学 大 略 有 以 下 四 个 方

面的文本特质：

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属

性。“三农”题材文学继承了“五四”以

来“问题小说”的优秀传统，并在某种

程度上特别是实践导向上有所发展。

虽然“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

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但毫无

疑问的是，在国家政治主体的导引之

下，“三农”问题作品的创作目的不仅

仅是图绘风土人情、乡村故事或乡情

乡谊，而是要通过直面“三农”中国的

现实处境，反映、思考、探究并尽可能

地在某种程度上（哪怕是在纯粹的艺

术层面上）解决“三农”问题的诸种困

局。甚至可以说，正是在“问题意识”

的烛照下，促使作家们自觉担负起推

动现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使命，从

而运用文学的、艺术的、审美的方式，

直接参与到展现、思考并试图解决“三

农”问题的历史进程之中。事实上，这

也是“三农”题材文学与一般意义上而

言的“乡土文学”“乡村小说”“农村题

材文学”等其他相类文学类型的差异

之处。创作“三农”题材文学文本的作

家 们 的“ 问 题 意 识 ”是 自 觉 的 、主 动

的、强烈的；很显然，作家们已经部分

地意识到“他所触及到的是历史的巨

大存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笔下的“个

体人物偶然遭遇到的是潜藏着‘历史

的必然’”。缘于此，我们也很容易看

到 ，在 一 系 列 直 面 现 实 的 文 本 中 ，正

是秉持此种“问题意识”，作家们才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敏锐地听到时代的

声 音 ，把 握 到 时 代 的 脉 动 ，才 能 够 正

视 问 题 、发 现 问 题 、揭 示 问 题 并 努 力

探索如何去解决问题，才能努力在历

史进程中以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历史

的真实”。

二是特定的叙述对象和书写重

心。“三农”题材文学聚焦于“三农”问

题，以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中

的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书写重心，以或

微观或宏观的叙事视角，以或直接或

隐喻的叙事方式，展现当下我国农业

的重要地位、现实问题及其发展路径，

呈现当下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及生态等诸方面的历史现实和改革

发展，表现当代农民在巨大变革的社

会转型期之中的现实处境、思想冲突、

发 展 欲 望 、心 理 裂 变 及 其 精 神 救 赎 。

在作家们的笔下，传统农业的凋敝，现

代农业的新生，农业在走向现代化、产

业化、信息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危险处

境 、薄 弱 局 面 及 其“ 彷 徨 、呐 喊 与 新

变”；在作家们的笔下，农村社会是立

体的、错综复杂的、多层面的、变动不

居的；农村是灵肉皈依的田园，是家园

之痛的“废乡”，是内在资源层面即农

村劳动力、农村资金等流动到城市而

造成了农村资源匮乏、农业生产萧条、

公共事业衰败的“空心村”，是正在呈

现新气象的“新乡”，是乡村生活的重

压与奋起，是乡村道德伦理的溃散与

重建，是乡风乡俗、乡情乡谊的消退与

嬗变；在作家们的笔下，农民的保守与

激进、精神与欲望、富裕与穷困、勤劳

与投机、选择与背弃、欢乐与苦闷、希

望与绝望、幸福与苦难，相互转化与胶

着并由此导致的人性的裂变与新生。

立足于“三农”问题本身，“三农”

题材文学的叙述对象既包括当下的农

村社会，也可以涵盖进入城市社会的

“农民工”群体。对于“三农”题材文学

而言，其叙述对象外在活动空间的变

化——乡村抑或城市——并不影响其

对于“三农”问题本身的聚焦与执著，

其文本意义和价值指向最终都要落实

到如何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这一核

心创作理念上来。

三是特定的价值立场和思想内

蕴。事实上，对于创作“三农”题材文

学的作家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

艺术方式或技巧的问题，也不是纯粹

的审美或艺术的问题，而是价值立场

的问题。我们看到，改革开放特别是

新世纪以来，“三农”题材作家在现代

性 、国 家 政 策 、市 场 经 济 等 宏 观 背 景

下，去表现、图绘、思考、探究“三农”中

国的现实处境、存在问题及其发展道

路，实现了“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

的有机结合，并始终贯注以犀利的理

性反思和强烈的人本主义情怀。一方

面，作家们以审慎的、历史的眼光，以

批判的、痛斥的、抨击的精神姿态，不

遗余力地批驳发生在农村社会（农民

工生活的都市空间）中的一切阴暗的、

腐败的、落后的、保守的、消极的、虚假

的、丑恶的现象；另一方面，作家又秉

持 着 坚 定 的 人 文 主 义 情 怀 和 道 德 本

位，歌颂在中国乡土世界中展现的那

些阳光的、高尚的、先进的、发展的、积

极 的 、真 实 的 、善 良 的 、美 好 的 对 象 。

事实上，“三农”题材文学文本中透露

出的上述价值立场，是作家本身对于

现代性的感同身受、深入思考和某种

隐忧。

在 现 代 化 、市 场 化 、工 业 化 、城 镇

化的过程中，中国农村的道德秩序、民

风民俗、乡情乡谊等都处于猛烈的震荡

和消长起伏阶段，新的道德秩序、社会

规则、文化精神等尚未建立。这种巨大

的政策真空、制度真空，特别是文化真

空，需要每一个有责任心、使命感的作

家真诚、真实地直面当下既传达出“历

史理性”带给农民生活的某种进步、满

足与新变，也表述出其对于乡土世界的

文化的、精神的冲击或戕害。在此基础

上，作家们进一步追问：仅仅依靠市场

化、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逻

辑，中国新农村的建设之未来图景到

底在哪里？

四是宏大的叙事背景和审美空

间。“三农”题材文学直面当下我国农

村改革发展的现实境况，在宏大的历

史场景之中展现“三农”问题的过去、

现实与未来。这是作家自觉追求的结

果 ，同 时 也 是 文 本 自 身 延 展 的 需 要 。

客观地说，正是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

纪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现实，构成了

此类文本之人物、故事、情节甚至修辞

的背景与舞台。社会环境也好，文化

语 境 也 罢 ，当 下 中 国 属 性 的 政 治 、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政策和

制度成为文本叙事展开的立体空间，

或者或隐或现的叙事背景。国家层面

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城乡对立的二

元态势，农业在国家产业格局中的地

位，农民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农村在

商业资本、市场机制下的变革，如此等

等，共同构成了“三农”题材文学的叙

述空间。在具体的叙事策略上，就如

同我们看到的那样，大多数作家采取

的是微观叙事、个体叙事、局部叙事、

细 部 叙 事 、疯 癫 叙 事 甚 至 碎 片 叙 事 。

宏大的历史背景与精微细腻的叙事策

略生成了丰富的、多层面、整体性的审

美空间和艺术张力。

在全球化和 现 代 化 的 大 背 景 下 ，

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田园般的乡村，它

为 当 代 文 学 提 供 了 新 的 写 作 资 源 。

当 下 全 面 实 施 的 社 会 主 义 新 农 村 建

设实践，为“三农”题材文学创作提供

了新素材、新理念和新情感。新农村

孕育和呼唤文学的新创造，关注新农

村 建 设 现 实 ，反 映 农 业 新 发 展 、描 写

农 村 新 变 化 、塑 造 农 民 新 形 象 ，是 当

代作家的职业责任、历史担当和神圣

使 命 。 当 代 作 家 应 该 担 当 起 乡 村 叙

述的重任，用优美的文字为新农村建

设 提 供 精 神 动 力 和 文 化 支 持 。 正 如

路 遥 在 茅 盾 文 学 奖 颁 奖 仪 式 上 的 致

辞 中 所 言 ：“ 人 民 生 活 的 大 树 万 古 长

青，我们栖息在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

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

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

生活历史过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

从 事 的 工 作 具 有 真 正 的 价 值 。”事实

上，只要当代作家脚踏实地地走进农村

这片沸腾的土地，扎根于人民群众创造

历史的伟大实践，探究新农村建设纷繁

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农村变革现场的

鲜活脉动，就能够激发起强烈的创作冲

动和热情，就能够创作出更多精品力

作，就能够创造我国“三农”题材文学实

践的新辉煌。

（作者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新农村

文化研究所所长）

一谈到儒学，人们或许马上会想到孔子，想到先秦。其实，近代儒学的

衰落，乃是就儒学发展到宋代形成的一种理论形态——理学而言的。换句

话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

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但具体批判的内容则是“吃人的理教”“假道学”

等等，这些都是针对理学而言的。所以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

学的衰落，是理学这种理论形态在近代与西方交手时处于下风。

那么，为什么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在近代会有这样的命运呢？原因也是

方方面面的，例如，儒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整体社会结构——在近代开始发

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这还只是外因。就理学内

部而言，可以说其衰落是由于理学的理论思维到清代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已故著名易学家、哲学家朱伯崑先生在其四卷本《易学哲学史》中，在谈到清

代易学时指出，“一般说来，他们的易说，缺乏探讨哲学问题的兴趣，在理论思

维方面很少建树。”“因此，清代的易学及其哲学，就其理论思维发展的总的趋

势说，可以说是由高峰走向低坡”。朱先生的这一结论，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

么清代儒学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形态，而只有汉学的复兴和汉学、宋学之争。

——摘自杨庆中《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原载于 《徐州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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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网络社会凸显传递经验的重要性
自 2011 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

运动。这些相继爆发的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其中都表现了网络信

息交流对在场行动的引导甚至煽动作用，人们称之为网络事件的蝴蝶效应或

网络助燃。这场遍及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社会运动，不仅充分表现了网络行

为对在场行动的导引作用，而且还令人看到或直接感受到一种新的经验正在

社会生活中上升为主导经验的地位变化。这种经验不是传统社会中在特定

环境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局部经验，而是在网络交流中形成的动态不定的传

递经验。在传统社会，基本的经验是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经

验，而这些经验的共同特点是在特定环境中经过人们的身体活动而形成的局

部的在场经验。到了网络化时代，凭借现代网络技术快速扩展的传递经验，

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各种在场经验，但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相对独立性。尤

为重要的是，传递经验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成为社会经验结构中的重要构

成，并且已经上升为可以引导甚至支配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

——摘自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原载于《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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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
“把童年还给孩子”，口号已经喊了多年，但这呼声却在现实生活中屡

屡碰壁。有人认为这是升学压力使然，其实并不尽然。在日本、韩国，孩子

们的升学压力也不小，可他们却未像中国孩子这般陷入“童年恐慌”。原因

有两点。其一，学校教育有更强的自主性，教师没有太多非教学压力，让学

生免受各种形式的“精神压力”之累；其二，实施家庭教育指导，尤其是学校

和家庭都十分重视孩子的生活教育、体验教育，不让其迷失方向。反观我

们的孩子，童年是被大大“压缩”了，他们身上承载了来自家庭的太多期望，

这些期望变成了无形压力，一点一点地剥夺了原本属于孩子们的快乐，给

本该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带来了阴霾，而没有快乐的童年是没有色彩的。

如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成年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毛病，甚至是严重

的心理变态、人格扭曲，我们往往会指责这个人，或者是追究社会政策方面

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不少心理变态者的问题其实来源于灰暗或不

快乐的童年生活。今天，什么对中国儿童是最宝贵的？我认为，莫过于让

每一个少年儿童拥有幸福、快乐的童年，拥有创造与梦想；莫过于使少年儿

童树立起缔造未来的理想、信念和勇气，教给他们生活的本领与实际才能。

——摘自杨雄《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原载于 2013 年 5 月 31 日

《文汇报》

（杨晓华 摘编）

潮 音 阁


